
“近平同志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

——习近平在厦门（五）

采访对象：王太兴，1954 年 12 月生，福建厦门人。1984 年

8 月起到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988 年 3 月任湖里区政府办公

室副主任，2002 年 9 月任湖里区教育局局长，2007 年 4 月任湖

里区科技局局长。2015 年退休。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 年 6 月 2 日

采访地点：厦门宾馆

采访组：王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是他的秘

书，请介绍一下您到他身边工作的过程。

王太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1985 年 6 月，市



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同志通知我，近平同志即将来厦门担任副

市长，让我做他的秘书。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

里有关西北战场的文章总提到习仲勋同志，而我知道习老是近平

同志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好像书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自

己身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刚刚到市政府

办公室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能成为近平同志的秘书，确实没有想

到。那个时候不能说心里没有忐忑，但还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组

织上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任务。

我当秘书那一年，不到 31 岁，近平同志比我大一岁。他来

厦门报到那一天，我见到他时，看他脸微微有点红。他告诉我：

“今天我过生日，喝了一点酒。”我这才知道，那一天刚好是他

的生日。一开始，他住在厦门宾馆，后来搬去了图强路。以后每

年到他生日这一天，我们几个人就会买点菜，到他家里做点饭，

聚一下，为他庆祝生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太兴：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领导干部，没什么架子，

很平易近人，也很贴近老百姓，是一个亲民的副市长。

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

年，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

了调研上。第二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门，任



务也逐渐加重，去现场协调的次数多了起来，到基层调研的时间

才相对少了一些。近平同志在厦门开展的调研活动非常广泛，工

业、农业、乡镇企业、民政、部队、乡村他都去过。当年亚洲湾

大酒店所在地还是一个坑道，是对台前线，我曾经陪近平同志去

这个前线坑道开展过调研。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对道路也不熟悉，为了开展

调研，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

车，由他骑车带着我，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在调研过程

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

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

该喝的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

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近平同

志没一点儿架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从京城里出来的高干子弟。

近平同志语言很亲切，让人听着非常舒服，就像毛主席说的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根

据说话对象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格。场合需要的时候，他会引经据

典。但平时跟群众以及跟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交流，他都是用贴

近群众的朴素语言来交谈。

记得他刚来那一年，因为厦门岛内很多地方毁林采石，导致

环境被破坏，开山后的石块大面积裸露，就好像一块块伤疤一样。

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我们厦门的老书记陆自奋同志看

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就在 1985 年底召集市人大、市政府的有



关部门去现场调研，近平同志当时作为副市长也跟着一起去了。

现场调研后，在 1986 年 1月 10 日召开的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上，近平同志讲了话，既讲了人大如何来监督环境

保护，也讲了政府如何主动接受监督。他说，非常感谢与会同志

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政府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改进

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有很大帮助。过去主动提请市人大审议

的事项几乎没有，这点以后确实应改正。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请市

人大审议的，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有些还应该主动地、积

极地和人大通气、协商，欢迎进一步监督，更加全面地监督。他

的这些话都讲到了与会人员的心坎里，大家觉得他说得很中肯，

听着心里很舒服。

他不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厦门工作

期间，经常有同学好友来看望他。那个年代，厦门宾馆很少，只

有厦门宾馆和鹭江宾馆这么两个，住宿比较紧张。近平同志经常

让来厦门看望他的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里。如果朋友想住宾馆，

他都是自己来解决，从来不让公家买单。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

是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担任副市长，他兢兢业业做好

本职工作，没有越过权限，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在职责范围内

尽力发挥自身的才智和作用。



那时候，厦门刚刚成为特区，大家都一心一意发展工业、发

展经济，市政府领导暂时没有安排专人分管农业。80 年代我国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是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近平同志当时

就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请缨，提出他来分管农业。后来，他在厦

门开展农业调研，推动了“三农”工作，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的认

可和支持。

当时近平同志经常和我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从不人云

亦云，对工作往往有独到的理解、独到的想法。有一次，我们聊

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工农业生产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

问题。近平同志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

力，抑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三、

第二产业反哺农业，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已很少再

提剪刀差了。但在当时，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所以让我很震撼，

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战略思维，那时候就能

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与他在工作上、生活

上都有很多接触，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亲

眼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

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



我是在近平同志关心下，于 1987 年 12 月 12 日入党的。受

他的熏陶，我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信仰，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动

摇。

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

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

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

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记得 1987 年初，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

部述职大会。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职了，

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头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经晚上

10 点了，把我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纸笔快速记录，就这

样整理出一篇 7000 多字的述职报告。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

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犯困打盹，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

将自己分管的计委、农委、体改委、协作办、民政局、市外办等

各项工作，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写完以后，第二天他

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

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

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

出来。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 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

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

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



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 1990 年

才开始发行第一支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

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

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从中开支，每

个月除去买书、洗衣服、伙食费，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剩下

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

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

多数时间是呆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

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

干部。有一次，叶剑英同志的参谋、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活地

图”雷英夫中将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

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不送礼，也从不收礼。别人知道他的脾气，

也不敢给他送东西。有一次，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队长带了几罐

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厦门来看望他，近平同志说：“你们来就好了，

还带这些干什么，快拿回去。”

正是在近平同志影响下，我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

一直自觉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钱财物从不动心，从

不利用公款交朋友、拉关系、搞小圈子。当时还有人说何必这样，

好像我这样做就不正常似的。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响，我才有勇



气和底气坚持这样做，没有随大流跟着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王太兴：1987 年，我到新成立的湖里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这个区刚成立，各方面工作都还没上轨道，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

这个“硬骨头”。后来，他离开宁德到福州工作期间，我去看望

过他一次。那一次刚好赶上福州下暴雨，他在布置工作，我就在

他办公室坐着等他。在那短短半个小时里，他先后给 10 个县委

书记打了电话，叮嘱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线察看汛情。后来他担

任省委副书记时，我也去过两次。他很关心地问我工作上顺不顺

利？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

随着近平同志后来工作越来越忙，我与他的联系也逐渐少了，

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后半生，对我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乃

至为人处世都起到了导航作用。这些年，我一直秉承着近平同志

的教导做事。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

要求做人做事。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沈凌 路也 胥晴


